











       
 












一  研究眼光缺少对戏剧文化整体的“空间开掘” 
当代中国戏剧的研究，从新时期以来，似乎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特点：宏
观研究注目于现象研究与线索梳理，是一些“点” 的“取样”与“线”的梳
理，却缺少对“戏剧群落”与“戏剧活动生态”的“空间把握”和“块状研
究”。 
我所说的“空间”，指的是不同的戏剧群体生存在同一个文化环境里所具
有的生存空间。我们的戏剧研究，在新时期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对戏剧现象
的研究，提出了与文学研究大致相似的题材概括式总结或思潮归拢式的界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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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痕戏剧、问题戏剧、改革戏剧……现实主义戏剧、探索戏剧、现实主义回潮
的戏剧……再到后来，戏剧不再是题材更迭式或思潮交替式地线性发展，而是
呈弥散状态的、多种选择同在、多种现象共生甚至重叠的时候，研究界似乎就
有点儿茫然无措了。只好不去费心劳神地总结什么，而转向碰到什么说什么，
各取所需、各求所好地去面对戏剧了。就一个戏剧爱好者而言，这原是无可厚
非的。但就一个研究体而言，这样的研究现状，就无力匹配多彩多姿的实践，
显得缺少回应现实的机敏和灵动了。 
我以为，戏剧研究既要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戏剧发展做出时间维度上、思潮
延续上、流派发展上的“线性梳理”，又要仔细观察我们身边在空间意义上铺
叙开来的状态多样、地域不同、亮点各异的鲜活的戏剧生态，我称之为“块状
研究”或“结构描述”。这种研究与描述，可能是文化空间与地域空间的展
开。 
如果把当代中国戏剧作为一个文化整体，那么，这个整体是由共同文化体
制下各不同剧种、不同戏剧群体、不同地域戏剧文化组成的。前者各剧种或多
或少都有自己的创作、研究者环绕该剧种的生态圈，所以，研究总是有的，演
出评论也很活跃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的研究界对不同戏剧群体的研究、不同地
域戏剧文化的特征就薄弱了。我们的戏剧文化，至少有主流戏剧、商业戏剧、
实验戏剧、军营戏剧、民间“群众文化”戏剧、校园戏剧等群落各自耕耘开垦
着有自己的观众群和运作方式的领地。从人员构成、美学追求、价值取向、目
标定位，运作方式，这些戏剧群落既相互渗透影响又各自别有追求。用心分
析，各自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无形“空间”是分明存在的。 
另外，地域的文化品位、生活特点、社会发达程度等等，对戏剧发展的影
响，是十分重要的，有时甚至是有决定意义的。 
北京皇城根下的“市井胡同文化”滋养了一大批能够欣赏也乐于欣赏《龙
须沟》、《茶馆》、《小井胡同》、《天下第一楼》、《北京大爷》、《鸟
人》、《棋人》、《鱼人》、《南街北院》一类戏剧的观众。显然，京城的市
井民俗丰富多彩、积淀厚实的文化提供了北京的“市井戏剧”的文化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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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；而上海地处中国经济文化十分活跃的东部滩头，又有近、现代历史上“十
里洋场”的商业文化、生活西化的漫长背景，历史、建设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
特征、人群结构等等，给这座城市铸造了与中国其他城市十分不同的文化品
格。于是，霓虹灯的流盼间，咖啡红茶的泡沫里，留学潮的悲欢，股票热的起
落，白领阶层的寂寞心事，“丁克一族”的苦涩潇洒，“小资”情调的应景做
派……就以十分特殊的风姿，在上海舞台上传递着中国改革开放 前沿的东部
大城市的“都市风情”。这是别的城市的文化与观众群所不熟悉、戏剧舞台不
善于表现、因此也无法这么持久而又充满活力地去承载的。东北戏剧既咋咋呼
呼又深沉悲怆，既张张扬扬又拘拘谨谨，这与那片流放者的土地、那段饱受蹂
躏的历史、“关外”的自由、“关东”的生存和创业的挑战等含义纷繁的“关
东文化”及其铸成的东北人的性格密切相关。深圳一方面作为改革前沿，求新
求变的精神远较内地人来得自觉；另一方面远离政治、经济、文化“中心”，
人们的心态比较边缘，做文化就十分轻松甚至随意。因此，深圳戏剧，娱乐搅
笑，轻松戏谑，花样迭出，消闲就好。风格、样式、趣味、价值判断上，倒更
近于港、台戏剧文化。军营戏剧，自然归附当代中国戏剧主流，但这个特殊的
群体，从任何一个方面说，其存在与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“空间”特点。在感
染了英雄群像轰然坍塌的时代病的当代舞台上，还托举着英雄造像的戏剧群
体，就是军营男子汉们了。校园戏剧，是现代中国戏剧史上成就中国话剧发
生、发展、壮大和繁荣的生力军。1999 年我在《戏剧文学》发表文章谈美国的
业余戏剧与专业舞台的关系时就呼吁过，“深广的业余戏剧的背景，是专业戏
剧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前提与根本保障”。我现在还要进一步说，研究、重视和
支持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校园戏剧的发展，对繁荣戏剧，普及和提高中国的戏剧
文化，关系极大。事实上，校园戏剧对现代话剧、当代话剧的贡献，远比人们
现在一般地谈到或估计的大得多…… 
 
